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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真是可憐的孩子。」 

 

宛如兒時聽著入睡的床頭故事，那句「很久很久以前」，總是被小心翼翼地帶入

夢中，化作每個孩子記憶裡，永恆的咒語；如此，無論過了多久，即使被灌注到

大人的模子裡，童年，也能被輕易地喚醒。 

 

關上房門那一刻，林阿姨不經意的喃喃自語，也恰似一句叮嚀，令依如反覆咀嚼

著：「我很可憐嗎？」從小周遭的大人們就總如此評價著自己－ 

 

忽然每一張說著「唉！真是可憐的孩子。」的臉都重疊了起來，壓在依如的面前，

越來越重，壓得她頭暈目眩、喘不過氣。 

 

是啊，一個因母親長久臥病在床，父親忙於工作而被丟在家，總無依無靠、孤零

零的小孩，能不可憐嗎？  

 

不過她就是不喜歡人們的自以為是，輕而易舉的將人定在某個框框裡，還自以為

道破別人的哀痛，就足以表示關懷與憐憫；但事實上卻是種二度傷害，更何況那

不自覺發出的的嘆惋，對當事人來說，好像無端端被降了罪，晴天霹靂、百口莫

辯。 

 

「難道，他們以為能從他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幸福的證明？」 

 

滿腦子的憤世嫉俗的依如，低著頭瑟縮在房間的角落，靜靜地緊握著拳頭，指甲

不斷陷入手心，留下一道道紅印。 

 

不甘心，她真的很不甘心，因為這一切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然而不甘心卻只能接

受，任憑命運的擺佈與訕笑。 

 

「叩叩叩！不好意思打擾了。我進來囉？」晉宏推門而入。 

 

那彬彬有禮的態度與其說是內斂、含蓄、有教養，還不如是堤防下的權宜之計。

依如總是這麼認為的，所以即使從小玩在一起，心靈上也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請別介意，我只是來準備明天上課的書。」晉宏若無其事的走到依如身旁的櫃

子前，邊翻閱手上的筆記簿，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書。 



 

晉宏是是鄰居的小孩，也是依如的青梅竹馬，發生這種事情無依無靠的她，就是

先暫時寄宿在他們家；依如今晚睡覺的地方也是他的房間，他則是去與媽媽一起

睡。 

 

終於在胸前抱滿了一大疊後，晉宏低頭看著依如，以一種自然得很不自然的口吻

問道：「對了，妳明天有請假了吧？」 

 

「嗯，請了。就算我想去，你們也不會同意的吧？」 

 

「呵，別說得這麼哀怨嘛！這可是為妳好。放心，我會幫妳抄筆記的，就在家好

好休息吧！」 

 

話畢，漫長的沉默帶來了尷尬，瀰漫整個空間、擠得令人快要窒息，卻反而迫使

兩人不得不面對那個－最尷尬的話題。 

 

率先開口的卻是依如，她始終沒抬起頭，漠然地說：「我真的成為孤兒了，對吧？」

好像在講別人的事情一樣。 

 

「真過分，伯母還在呢！只不過是－一直待在醫院裡……」晉宏露出一抹苦澀的

微笑。 

 

本想以輕鬆的態度帶過，卻還是勾起了依如的傷心事，她把臉埋得更深、抽泣了

起來；晉宏在依如的身旁坐下，如同過去許多陪伴的夜晚一樣，把手放在她背上

輕輕拍著。 

 

「嗚……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愛的人都不在我身邊？老天爺討厭我了嗎？所有

人都要離開我，那是不是有一天，阿宏你也會…嗚嗚……」依如轉身抱住晉宏，

失控的哭喊著。 

 

「乖！小如妳別激動，別那麼難過。乖！我沒辦法給妳保證，因為這世界有許多

意外、未定數……但我能告訴妳：我很願意陪著妳，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 

 

依如抬起頭，驚訝的表情上還掛著亂七八糟的淚痕，晉宏則是憐惜的微笑著，輕

輕在她的嘴唇上落下一吻。 

 

「啊…阿宏，我不知道你對我…？我……」依如趕緊退回原位，再度抱膝、低頭。 

 



「現在妳知道了。我喜歡小如，所以別擔心，我可以接納妳的一切。」 

 

聽完這席話的依如先是滿心感動，緊接著感到有些不對勁：「接納我……什麼？」

是接納我母親的病？還是我父親的死？ 

 

依如望著意味不明笑著的晉宏，眼前的面容漸漸模糊了起來，好像百葉窗「刷」

的一聲被拉開，瞬間變成另一個人的模樣—爸爸…？ 

 

眼中泛淚，剛毅的輪廓似乎消瘦了不少，逆著光，爸爸以宛若嘆息的嗓音說著：

「對不起……」然後一伸手，爸爸就沉入光中，永遠的隱沒…… 

 

晉宏的聲音將依如喚回神，他繼續說下去：「雖然大家都說，伯父是因為承受不

了伯母的病情一直沒好轉，加上背負著家庭和工作龐大的壓力，才會想不開跳樓

尋短的……」 

 

「但是我知道－伯父並不是自殺。想也知道，像他責任感那麼重的人，怎麼可能

丟下依如和媽媽就走掉呢？」 

 

「……，所以你認為？」依如努力克制住內心的激動，但聲音仍微微顫抖。 

 

「而且墜樓，是很容易被研判為自殺的死亡方式，如果有人想擺脫罪行，這是再

方便不過的了。再加上，因為是最親的人，要叫到頂樓去也是很容易的，對吧？」 

 

「怎麼你的話…，聽起來像是在懷疑我呢？」依如似笑非笑望著晉宏，所說出的

話好像不是來自自己的嘴巴，好飄渺、好悠遠。 

 

晉宏則還以一個看似無害的燦笑：「才不是懷疑小如，而是……確定就是小如。」 

 

一滴冷汗凝結了很久，才終於從依如的額頭上滑落，在臉頰上劃出依到俐落的弧

線；好像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滴汗水上一樣，虛脫感瞬間襲來，依如趕緊用

手撐住地板以防癱倒，低著頭，僅剩下意識牽動嘴巴的肌肉，如此回覆： 

 

「為什麼？你有證據嗎？」 

 

「呵呵，妳知道我一向是眼見為憑的，當然是親眼所見才敢這麼說呀！因為，當

時我也在對面的頂樓，恰巧目睹妳將伯父推下去的那一幕……」 

 

霎時間，依如忽然覺得只有一張嘴不夠辯解，而兩隻眼睛太多了，不知該往哪藏



匿；她感覺侷促不安，好像自己正一絲不掛地任人指指點點。 

 

她不知道晉宏為何能說得這麼輕鬆，照理說他喜歡自己，應該是不會去告密；但

一般人知道這種隱情能這麼從容自在嗎？還是說他暗自打著什麼如意算盤？ 

 

她心想：既然都被目睹了也無從狡辯，乾脆先主動托出，再靜觀其變。隨即她「哇」

地一聲就哭了出來，開始亂七八糟的道出原委： 

 

「我不是故意的，實在是難以原諒、接受……最敬愛的父親竟然對自己做出那樣

的事情！」 

 

「那天晚上，爸爸加班到很晚，我在沙發上等他回家吃飯等到睡著了。睡夢中我

感覺有人在解我的扣子，我猛然驚醒竟然看到－爸爸他、他竟然對我毛手毛腳！

我立即就阻止他，可是他卻要我聽話，說、說什麼媽媽一直住院他很寂寞……」 

 

「然後他就強迫我…他對我…他…嗚嗚…我實在承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所以才

會……嗚…他是我最敬愛的爸爸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好難過、好羞

辱…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爸爸怎麼會這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晉宏一如往常體貼地遞來衛生紙，然後輕拍她的背：「好了你別太激動，無論如

何都會接納妳的，我是站在小如這邊的知道嗎？所以妳冷靜地慢慢講。」 

 

「所以我就假借要自殺把他騙到頂樓，再乘其不備把他推下去。」 

 

那時爸爸還沒下班，一接到電話就趕緊奔回家裡…… 

 

頂樓的風很大，爸爸的大衣被吹得啪啦啪啦作響，再加上遠處來來往往的車聲、

喇叭聲，隔著五、六公尺的距離聽爸爸的吶喊，還是稍嫌不清楚。 

 

「依如，別做傻事！爸爸對不起妳！也對不起媽媽！爸爸錯了！給我一個彌補的

機會好不好？依如，快下來好嗎？求求妳下來啊…！」 

 

「不要！我無法原諒你，但你又是我的爸爸…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所以最好的

辦法就是我死，這樣我就不必面對你，不用面對媽媽…嗚……」依如側坐在邊緣

的圍牆上，左腳已經跨過圍牆，在街道上空晃啊晃。 

 

「在那裏別動！依如妳在那別動！等爸爸過去去接妳，乖一點別動！我們回家好

好談好嗎？不要想不開……」 



 

於是爸爸朝自己走來，明明不到十步的距離卻好像走了很久－那到底是生死之間

的距離？還是親情與愛情之間的距離？依如頓時迷惑了，一切就像是場荒謬

劇…… 

 

 

「我實在不懂，不懂爸爸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對自己的親生女兒產生慾望？為

什麼不是冷落我，就是傷害我呢？」依如抱頭哭喊著，身體像刺蝟一樣縮成一團，

那是想起了一些傷心事時，反射性的自我保護。 

 

「嗯，我記得之前依如和爸爸的感情不好。」 

 

「是啊，他一見到我就閃躲，說話態度也很冷漠，我還一直以為自己做錯什麼事，

卻一直找不到理由…所以我真的不了解他怎麼會忽然做這種事，我的爸爸他不是

這樣的！」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對你有了女兒以外的感情才避著妳？因為認為這是不應

該的，便想要預防自己越陷越深，然而越是抗拒就越無法平常心面對。」 

 

「怎麼會…？但是……」依如一臉難以置信，腦中不停回想之前爸爸對自己的冷

漠，試圖從模糊的印象中搜索他當時的表情，是否藏了些蛛絲馬跡。 

 

晉宏看來她很苦惱的樣子，趕緊引導性的說道：「跟爸爸關係不是一直都如此吧？

有沒有什麼轉捩點？什麼事件之後才開始變調的？妳仔細回想看看。」 

 

「嗯……」依如想了又想，便開始環顧房間裡的物件找靈感，直到視線落在地上

那疊書上，那是他們明天要用的課本。 

 

剎那間，有一個模糊的影像強制進入她的腦海，然後隨著回憶漸漸清晰、顯像－

那是國三的事了。 

 

那一天學校發成績單，依如看見自己名列前茅非常高興，那邊晚餐她特別煮了自

己拿手料理「糖醋排骨」，想等爸爸回來向他公布這個好消息。 

 

但是因為等得太晚，依如縮在沙發上眼皮越來越重，疲倦感不斷襲來，她為了打

起精神便先去洗澡。洗完澡正準備穿衣服時，忽然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她心想：

「是爸爸回來了！」便雀躍的圍上浴巾就衝了出去。 

 



「爸爸、爸爸！你回來了！要先吃晚餐還是先洗澡？我告訴你哦，我這學期的名

次進步到全校二十名內耶！老師說我考上南女的機率非常高，然後我英文的成績

啊……」依如興奮地講個不停，卻沒有發現爸爸的反應不太對勁。 

 

等到她發現他一直沉默不語而抬起頭時，卻發現此時的爸爸感覺好陌生；或者

說，爸爸的表情好像正看著一個陌生人，好像－懷疑、思索著自己的身分，好像

不斷對自己發問：「妳是誰？」 

 

隨即她發現在爸爸的眼神中，與其說是敵意，倒不如說燃著熠熠的火光；依如不

明白這種具有侵略性、佔有性的目光意味著什麼，只是感到非常的恐慌－她覺得

自己即將失去父親，他們的父女之情也將被這無情的火苗吞噬殆盡…… 

 

「爸爸！爸爸你怎麼了？」「別這樣！」「呀啊…！」 

 

依如心急地向前去抱住爸爸，下一秒卻被用力的推開，重重跌在地上……她忽然

眼前一黑，那樣的黑暗如同漩渦一樣急速打轉，爸爸的身影也逐漸被吸進、吞沒。 

 

「我在想，伯父可能是忽然意識到女兒長大了吧！在自己沒有發現的時候已經亭

亭玉立，不再是指會撒嬌的小女孩，而是一個具有魅力的女人…所以才感到不知

所措。」在聽完依如敘述後，晉宏如此判斷道。 

 

依如低著頭沒作回應，晉宏則繼續說道：「不是有人說女兒是前世的情人嗎？我

倒覺得－對於父親通常較疼女兒、母親則較疼兒子這個現象，更合理的解釋是：」 

 

「即使血緣關係，也時常都敵不過異性相吸的力量，所以對異性兒女比較有好感

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說會不會被欲望支配而盲目、放肆，然後行為脫序罷了……」 

 

又來了，又自以為是地分析別人的處境，又一點罪惡感都沒有的指出別人內心的

糾結！依如雖心中憤恨，表面上仍維持住冷靜。 

 

「是嗎？」依如冷冷的答覆，「但我從小的記憶中，爸爸媽媽一直很相愛，結了

婚、生了小孩也時常一起過節、出去玩，爸爸不應該會這樣的就盲目、錯亂。」 

 

「即使後來媽媽身體不好住院，爸爸下班再累也會趕去看顧她，因為我要上課所

以留我一個人待在家。然後周末假日也不例外，因為怕媽媽無聊還帶了很多書跟

遊戲去……」 

 

「也就是這樣我才總是一個人，鄰居、大人們才都覺得我很可憐，因為我是沒有



人要的小孩！之前是，那件事之後更是……」依如說著說著不禁激動了起來，眼

淚不斷湧出，身體也劇烈顫抖著。 

 

「妳很 Care自己被冷落的事實吧？所以一直想辦法討好爸爸。」 

 

「是啊！我努力念書，當個聽話的乖寶寶，逢年過節都會準備禮物，還有把家裡

打掃整理好，然後每天燒一桌好菜等待他回家……我想盡辦法讓爸爸高興，好讓

他認同我的好，但他為什麼就是一心只有媽媽，對我卻總是冷言冷…‥」依如忽

然意識到自己講了什麼不應該的話，趕緊摀嘴打住。 

 

「畢竟他們是夫妻嘛…呵呵……」依如努力撐出僵硬的笑。 

 

「除此之外呢？小如沒做其他事情討好爸爸了？」晉宏將話題再度導回。 

 

依如的心裡，興起了一股不祥的預感：「你指……什麼其他的事情？」 

 

「小如，妳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似乎是把自己當成媽媽了？妳把自己幻

想成爸爸的情人，以這樣心情等待他回來，等他回心轉意，等他在妳與媽媽間抉，

所以不知不覺跟媽媽爭寵？」 

 

此時，晉宏望著依如的雙眼，好像是擲入水裡的釣鉤，緩緩沉入她的心靈，即將

貪婪的抵達最深的地方－連她自己也不願意面對的地方…… 

 

依如趕緊撇開視線、站了起來，憤怒的罵道：「你在胡說些什麼？你是說我有戀

父情結嗎？別太過分了阿宏！」 

 

「照你這麼說我爸爸對我做這種事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我就是因為百般不願

意，才會痛下殺機的啊！你到底憑什麼這麼說？」 

 

「小如我說過了，無論你是怎樣我都能接納，因為我喜歡你，也因為我喜歡妳所

以妳的一切我都很注意。」晉宏邊說邊走向書桌，打開抽屜拿出了一台雙眼望眼

鏡。 

 

「其實，在頂樓看到妳把伯父推下去並不是偶然…我已經觀察妳很久了－自從上

個月，我在陽台上不小心瞥見妳在伯父的房間，試圖勾引他……」 

 

「依如妳這是幹麻？不是跟妳說過在房間以外，穿著要謹慎一點嗎？」全身上下

只穿著一件長 T-shirt的依如步步往爸爸靠近，爸爸則是一臉驚愕，不自覺的向



後退。 

 

「爸爸，不要對我這麼冷漠好不好？我明明對你那麼好，我對你的愛絕不會輸給

媽媽，但你為什麼就只在乎她，不在乎我…？」 

 

「依如妳在說什麼？妳是爸爸媽媽的寶貝女兒，我怎麼可能不在乎妳？只是妳都

成年了不該再撒嬌、任性，應該學習獨立，別再說些不經大腦的傻話了。」爸爸

被逼到落地窗前，他第一次看著自己的女兒，感覺到深深的恐懼。 

 

「還記得小時候，爸爸總是會抱我坐在你大腿上，我睡不著的時候也會吵著要你

抱我睡；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爸爸就不讓我撒嬌了，是因為我長大了、不

可愛了嗎？」 

 

「其實我一直很孤單…我知道我不應該吃媽媽的醋，可是內心深處就是會覺得：

一定是因為媽媽你才避著我…我好怕有一天你會被媽媽搶走喔…然後你就再也

不肯理我、抱我了……」 

 

依如淚眼盈盈的望著爸爸，緊接著擁住震驚得動彈不得的他……日落像打翻了的

紅酒，淹滿了坐東朝西的房間，令浸淫其中的兩人，感覺到強烈的灼燒與暈眩；

卻走味得離譜，不殘留一絲絲甜。 

 

「呵！說什麼勾引？我只是想尋求一點溫暖罷了……」 

 

依如露出一抹苦澀的微笑，頹靠著深厚的牆壁，她終於沒有力氣為自己反駁，決

定投降、放棄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了，等我發現時，已經沒有辦法喜歡爸爸以外的男人了…

因為我的成長、選擇，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讓他注意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

就是這樣了……」她流下了委屈、無奈的淚水。 

 

「所以這是我最無法理解的地方，這難道不是妳想要的結果嗎？……或者說，這

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落空？因為感覺自己只是媽媽的替代品？」 

 

「晉宏，你真的很喜歡解析別人的心思耶，難道不覺得這樣很殘忍？老實說我很

厭惡你這樣……不過你猜錯了，我真正絕望的理由……」 

 

頂樓上的爸爸走了好久，終於走到依如面前，對她伸手雙臂要她跳下來，她沒有

考慮太久就投入爸爸的懷中，聲淚俱下地說著：「對不起。」爸爸激動得緊抱住



她，隨即也痛哭了起來。 

 

不知道哭了多久他們才鬆開彼此，然後一起倚著圍牆吹風。率先開口的是爸爸：

「我沒有想要玩弄妳、傷害妳的意思…我想我真的太累了，公司的事、媽媽的事

都讓我身心俱疲，才會一時喪失理智，對妳做出這種禽獸的事……」 

 

爸爸用力的深吸了口氣，又重重的嘆了口氣，才繼續說道：「妳也很久沒有去看

妳媽媽了，三個月有了吧？其實，媽媽妳病情忽然惡化，已經陷入暈迷很久了…」 

 

「之前她就拜託過我，說不希望自己成為我們的負擔，如果醫不好就放棄她…然

而現在－醫生也建議我們拔管……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卻也不曉得該如何跟

妳開口…我…身為她的丈夫、妳的父親，我真的是個很差勁的男人！」 

 

看著爸爸緊握的拳頭和緊抿的嘴唇，有一股憐惜和依如的心頭刺痛；她的心情五

味雜陳，對於之前下的決心忽然深感疑惑－她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或者接下

來，應該做什麼…… 

 

於是，她打決定給自己和爸爸一個最後的選擇。 

 

她非常認真地看著爸爸，開口問：「順著自己最直接的念頭吧！爸爸，你告訴我

－你是愛媽媽的吧？你希望救的她吧？」 

 

爸爸想很久，才下定決心開口：「其實與其說愛…還不如說是責任。妳不知道我

們的愛情，早已在苦難中消磨殆盡了……就好像老夫老妻沒了熱情，只剩下陪伴

一樣。我當然會不捨她，可是她對我而言卻早已經從情人，變成了親人。但是我

現在…已經累了，真的累了……」 

 

「本來我是打算，如果爸爸深愛著媽媽就退出的，如果他說他不希望她死，我就

不再怨恨的。」依如的淚水再度湧出。 

 

「可是我這種想法並不是成全也不是想開了，而是因為－我所愛的就是對妻子一

心意、溫柔體貼的爸爸！我對媽媽的心情，與其說是忌妒、爭寵，倒不如說是羨

慕與自卑…因為我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勝算！」 

 

「雖然我曾經意圖引誘爸爸，但事實上我內心深處是不希望他背叛媽媽的…然

而、然而他卻違背了我對他的期望，而且在最後告訴我他累的…他不愛媽媽

了……我真的好氣！也好恨…恨他殺死了我心中深愛的那個人……」 

 



「但我現在真的真切體悟到我錯了…我對媽媽、對爸爸，還有我自己，都做了非

常非常殘忍的事情…可是這一切都來不及了…全都來不及了……」依如終於崩潰

了，她像個孩子一樣癱坐在地上大哭，聲嘶力竭的，像是要把所有的悲傷都哭出

來似的。 

 

這時，沉默了許久的晉宏終於開口說話：「真是扭曲的想法啊…小如。」臉上掛

著的卻不是心疼，而是滿意的笑容…… 

 

「叩叩叩！叩叩叩！」房間外傳來急促敲門聲以及林阿姨擔心的詢問：「發生什

麼事了？小如妳怎麼哭了？小宏你也在裡面嗎？是不是你欺負人家啊？」 

 

「不過我可以接納這樣子的妳，而且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夠接納妳…所以妳不

用擔心的，就算伯父死了妳也還有我哦！知道嗎？」 

 

爸爸急忙地掏出鑰匙開門，卻因為太慌亂鑰匙掉到地上，他蹲下去撿時看到身旁

出現一雙布鞋，抬起頭一看發現是晉宏……他一貫溫文儒雅的態度問道：「伯父，

這麼早回來？」 

 

「我－依如她在樓上！她打電話說要跳下來！怎麼辦啊晉宏？快！你快跟我ㄧ

起去勸她……」 

 

「我知道！她已經站在上面很久了，我想就是在等你，所以才趕緊來告訴你。」 

 

「蛤？你這是什麼意思？告訴我什麼？」爸爸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瞪著眼前這

個熟悉、卻感覺陌生的年輕人，他竟然還笑得一派輕鬆。 

 

「告訴你－依如才不會自己跳下去，我想她是想把你回家，再推你下去吧！不然

為什麼還特別打電話跟你說呢？」 

 

「你、你說什麼？依如要殺我…？」爸爸忽然全身無力，顫抖了起來，但他真正

恐懼的不是死，而是女兒的心跡。 

 

然後不一會兒，他才驚覺問道：：「不對，你是怎麼知道的？」 

 

「因為很不巧的，我發現了你們父女間曖昧的關係。不過你放心，我不會透露出

去的，畢竟這對你、還有小如，肯定會有極大負面影響…而要是真讓她殺害伯父

得逞了，對她的前途發展則更不利！怎麼辦呢…？」 

 



「我…我不會讓依如受到傷害的，錯在我，一切就由我來承擔！」爸爸似乎下定

了什麼決心一樣眼神堅定，接著他非常認真的望著晉宏，交代加緊告地說：「你

也不准傷害她，答應我你什麼都不會說！」 

 

「放心吧伯父，我不但不會透露出去，而且還會在伯父死後，幫你好好照顧她…

因為我是真心愛著依如的，從小到大，一直、一直……」 

 

晉宏回憶起與依如爸爸的對話，不禁嘴角上揚，他心想：「人心啊，既複雜又單

純，說是堅強，也很脆弱…真是太有趣了！」 

 

林阿姨的急促的敲著門聲仍不絕於耳，但兩人卻無動於衷。依如茫然地望著晉

宏，一股寒意不自覺由背脊爬了上來；她感覺那股惡寒像蛇一樣還吐著舌信，正

鮮紅的發出嘶嘶聲，眼中還閃爍著不懷好意…… 

 

晉宏則不理會依如的表情，繼續陶醉的說著：「還記得小時候我總是陪妳玩辦家

家酒嗎？妳當女兒，我當爸爸…妳總會撒嬌要我抱著妳、為妳講床頭故事。那著

時候……」 

 

 

 

 

 

 

 

 

 

 

 

 

 

 

 


